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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日
下
場
透
雨
，
對
城
市
是
富
有
詩
意
的
，
一
切
倒
影
都
在
濕
漉
漉
的
柏
油
路
顯
現

。
而
在
我
老
家
那
貧
瘠
乾
旱
的
山
區
，
則
是
久
逢
甘
霖
，
滴
雨
貴
如
油
啊
。

雨
後
，
我
喜
歡
到
村
外
走
走
，
因
為
下
雨
是
不
用
出
工
幹
活
的
。
我
那
時
剛
當
知
青

，
從
城
裡
來
到
﹁廣
闊
天
地
﹂
，
嗅
着
隨
濕
氣
升
騰
的
土
腥
氣
，
看
莊
稼
地
裡
的
玉
米
、

高
粱
青
綠
一
片
，
心
裡
變
得
怡
然
起
來
。
耳
旁
的
莊
稼
貪
婪
地
吮
吸
着
天
上
灑
下
的
瓊
液

，
青
紗
帳
裡
咔
咔
的
拔
節
聲
細
微
又
熱
烈
，
此
起
彼
伏
。
村
莊
呢
，
離
得
愈
遠
，
愈
發
霧

靄
迷
漫
，
像
一
條
淡
薄
的
帶
子
把
她
縈
繞
起
來
。

雨
後
的
野
菜
鮮
嫩
，
這
是
鄰
居
李
嬸
告
訴
我
的
。
好
心
的
鄉
親
，
擔
心
遠
離
父
母
的

我
營
養
不
夠
，
教
我
向
自
然
擷
取
食
物
的
方
法
哩
。
因
此
，
每
次
雨
後
，
我
喜
歡
喚
上
鄰

居
家
的
大
黃
狗
﹁金
官
﹂
，
牠
早
已
被
我
用
幾
塊
骨
頭
﹁收
買
﹂
，
隨
我
前
跑
後
跟
到
村

外
。
村
外
的
地
壟
子
上
，
蕨
菜
伸
出
﹁爪
子
﹂
，
黃
花
花
苞
初
開
，
黃

綠
相
間
，
銀
珠
掛
翠
。
石
砬
子
下
，
西
紅
柿
秧
似
的
哈
拉
海
又
抽
出
嫩

葉
，
不
過
要
小
心
，
採
摘
時
千
萬
別
碰
毛
絨
絨
的
刺
兒
，
蟄
到
手
火
辣

辣
的
。
我
最
喜
歡
去
河
邊
的
楊
樹
趟
子
採
蘑
菇
，
這
粗
壯
筆
直
的
大
樹

，
成
行
成
陣
，
是
塞
北
地
區
防
風
治
沙
，
涵
養
水
土
的
綠
色
屏
障
。

楊
樹
趟
子
靜
悄
悄
的
，
光
線
幽
暗
，
陳
年
落
葉
積
存
着
，
散
着
淡

淡
的
腐
味
。
雨
後
的
楊
蘑
出
土
多
，
愛
長
在
楊
樹
根
系
的
周
邊
，
它
全

身
灰
白
，
只
在
﹁傘
蓋
﹂
上
有
少
許
黑
紋
，
這
種
蘑
菇
出
土
以
後
長
得

快
，
幾
天
不
採
，
菇
柄
長
到
十
多
公
分
長
，
﹁傘
蓋
﹂
張
開
脫
落
，
失

去
食
用
價
值
。
要
採
的
，
是
土
裡
剛
剛
冒
出
頭
，
傘
蓋
尚
未
張
開
的
幼

蘑
。
低
頭
在
樹
林
裡
逡
巡
，
目
光
尋
地
面
，
很
快
就

發
現
目
標
，
一
彎
腰
，
手
指
摳
進
土
中
，
輕
輕
拔
起

。
楊
蘑
這
種
菇
挺
合
群
，
一
窩
窩
拱
出
土
，
一
採
一

片
。
當
然
，
要
採
還
未
完
全
露
頭
的
楊
蘑
，
很
用
樹

枝
把
腐
葉
撥
開
，
花
些
工
夫
，
卻
是
一
種
樂
趣
，
在

裂
縫
鬆
動
的
泥
土
下
面
，
很
可
能
就
是
小
楊
蘑
。
我

把
楊
蘑
放
到
籃
子
裡
，
訓
練
﹁金
官
﹂
當
下
手
，
十

七
八
歲
狗
也
嫌
，
﹁金
官
﹂
銜
着
籃
子
走
兩
步
就
不

肯
幹
了
，
我
朝
楊
樹
一
跺
腳
，
雨
珠
落
了
一
身
，
﹁金
官
﹂
抖
抖
渾
身

金
毛
，
見
遠
處
別
的
狗
在
玩
耍
，
一
溜
煙
跑
開
，
不
和
我
玩
了
。

在
楊
樹
趟
裡
，
遇
有
村
裡
人
採
楊
蘑
，
他
們
停
下
手
來
，
告
訴
我

哪
兒
有
，
讓
我
多
採
一
些
。
帶
着
鄉
親
們
的
關
愛
回
去
，
把
菇
洗
了
，

燒
上
火
，
夾
一
筷
子
豬
油
熗
熗
鍋
，
放
入
李
嬸
給
的
葱
段
、
佐
料
與
楊

蘑
翻
炒
，
灶
房
裡
頓
時
香
氣
瀰
漫
，
雖
然
放
鹽
後
楊
蘑
愛
出
水
，
但
對

數
月
不
知
肉
滋
味
的
人
來
說
，
這
是
一
盤
珍
饈
佳
餚
啊
！

我
不
滿
足
清
炒
楊
蘑
。
楊
樹
趟
子
流
過
的
錫
伯
河
，
河
邊
用
粗
鋼
絲
網
着
石
塊
築
成

壩
，
放
工
時
，
知
青
們
發
現
石
隙
的
水
下
有
泥
鰍
，
沒
事
就
摸
幾
條
放
在
盆
裡
養
着
，
等

到
下
雨
水
漲
，
張
網
在
河
裡
捕
些
小
魚
小
蝦
，
採
來
楊
蘑
，
先
把
魚
蝦
洗
淨
，
炸
一
炸
，

放
進
楊
蘑
，
弄
出
個
﹁四
不
像
﹂
的
東
北
菜
—
—
魚
蝦
燉
蘑
菇
，
居
然
不
怕
腥
，
吃
個
盤

底
朝
天
。
過
去
家
鄉
的
生
活
艱
苦
，
大
自
然
饋
贈
是
有
限
的
，
純
樸
勤
勞
的
鄉
親
們
日
子

也
不
咋
樣
，
卻
不
與
我
們
爭
食
，
表
現
出
寬
厚
大
量
的
情
懷
，
這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極
為
可

貴
的
。
前
些
天
，
在
網
上
閱
覽
了
家
鄉
的
報
紙
，
那
兒
又
下
雨
了
，
由
於
森
林
覆
蓋
面
積

增
加
，
蘑
菇
豐
產
了
，
市
場
需
求
量
大
，
農
民
們
抽
空
採
蘑
巧
賺
錢
，
僅
是
售
價
較
低
的

楊
蘑
，
一
季
就
能
為
每
戶
農
家
增
收
四
千
多
元
，
真
替
我
的
鄉
親
高
興
。

沒有想到的是，新家裝
修好了之後，最先搬進去的
傢具，會是書房裡的書櫥。

書櫥是花了不少時間在
傢具市場上看好了樣品之後
定做的。最初我想隨便買一

排書架就行了，但沒有獲得妻子同意。她說這
麼多年已經委屈了我的那些書，現在條件改善
了，也應該改善這些書的收藏待遇。於是到傢
具市場再找再看再討價還價。最後碰到一家曾
為我所在學校不少老師定做過書櫥的商家。一
套全木書櫥，要價不菲。不過樣品實在不錯，
於是咬咬牙，下了定金。接着是商家上門來量
尺寸，為了節省書櫥內空間，我們特別提出要
做錯層，儘管這樣可能在成本上會增加不少，
但商家還是友善地答應了。

一個月的加工期。其間我們還要上班，還
要不時到新房裡去看看工程進度，與師傅們協
商材料做工等方面的一些事情。沒有裝修過房
子的人，把房子裝修想得比較理想，不過有些
裝修過房子的人，又不時告誡我們要如何如何
盯緊師傅，以防他們偷工減料。其實，經歷了
兩個月的裝修之後，我和妻子都覺得——我們
的裝修竟然還算順利，期間雖然因為施工過程
中與設計圖紙方案等有些出入，但最終都還能
順利解決。與施工師傅不免也有一些摩擦或不
愉快，但並沒有因此而終止彼此之間的僱傭關
係。到了定做的一些傢具開始送貨上門的時候
。而最先與我們聯繫，並按時將傢具送到家門
的，是書櫥商。我們在家門口等着。看到送貨

車進了小區大門，到了樓下，心裡還是有些激動，倒有點像新婚
時候看着傢具進門那種感覺。

好在傢具送進書房後都是現場組裝，速度很快──三下兩下
，貼牆兩面的書櫥已經裝好，另對着書桌的一面牆，還擺了一個
裝飾台。一把可以升降的高背皮椅，也在書櫥安裝好後送來。一
個暫新的書房，就這樣出現了。不過，距離我們定好的正式搬家
的日子還早，所以書櫥暫時還只能空着──這樣可以先敞敞風，
散散氣。晚上吃過飯，妻子提議說到新家去看看，順便再帶幾本
書過去，放在書櫥裡壓壓。什麼樣的書可以用來壓新書櫥呢？沒
有多想，我將書櫃裡幾部聖經拿出來，另將全套《胡適日記》和
《魯迅日記》、《魯迅書信集》拿出來，與夫人一道騎着自行車
就送了過去。坦率地說，這個新書房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寬敞同時
也最氣派的書房，說氣派，並不是因為書櫥價錢不菲，而是因為
我的那上萬本書，終於有了一個不憋屈不降身價的着落。而在這
樣的書房裡工作，不免會想起哪位名人曾用過的 「自己的園地」
一類的說法。自己的園地，除了在讀書寫作意義上的 「自由」與
「自在」外，在真實的現實的語境中，大概也總得有個 「自己的

園地」—— 「園地」可以不大，但肯定不是 「角落」，所以，
「自己的園地」也就不會是 「自己的角落」。 「自己的園地」至

少可以用來暫時棲息疲憊的心身，儘管它並不足以遮擋全部的風
雨。至於 「自由」與 「自在」，那與外部世界既有關又沒有多大
關係。所謂 「天賦儒生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這既是自勉
，也是一種自我提醒吧。

曾經想過給這間新書房取個名字，譬如 「三梅堂」、 「抱樸
齋」之類，想想覺得還是暫時空着。

不管怎樣，先讓這塊 「自己的園地」 「自由」 「自在」一段
時間吧，畢竟書都還沒有搬進去呢。

隨着第十四屆國際泳
聯世界錦標賽行在上海開
幕的臨近，媒體、社會上
有關泳壇舊聞多了起來，
內中不乏往昔的崢嶸歲月
，自然少不了穆祥雄這個
「蛙王」。

穆祥雄出身在天津一個游泳世家，其父穆
成寬被稱為 「泳壇泰斗」，一九三九年的天津
萬國游泳比賽中獲四百四十碼自由泳冠軍，一
九四一年又打破四百米自由泳全國紀錄。新中
國成立後出任市游泳教練。

將門出虎子。受父親的影響薰陶，穆祥雄
自少愛上了游泳，穆成寬審察兒子的身體條件
，讓他專攻蛙泳。

天賦、勤奮加上得天獨厚的家庭教練，穆
祥雄很快嶄露頭角，成績驕人：市游泳比賽中
小學組、中學組第一穩拿；一九五一年七月的
市游泳選拔賽上，以三分零八秒刷新男子二百
米蛙泳全國紀錄，該記錄從解放前到解放後曾
十六年間無人破；八月的京津地區游泳賽中，
又以二分五十六秒七創男子二百米蛙泳全國紀
錄，這年他才十六成丁；一九五二年八月參加
全國第一屆游泳比賽，勇奪一百米、二百米蛙
泳桂冠。

國家體育總會認定穆祥雄是個可造之材，
於一九五四年四月間派去游泳強國匈牙利學習
培訓。他珍視這難得的機會，以加倍的努力，
夜以繼日訓練，別人下水四小時，他下水六小
時；晚上別人在戲院、舞場，他仍在鑽研游泳
技術。工夫不負有心人，當年十一月匈牙利游
泳賽上，獲得百米蛙泳第一名，匈牙利教練沙
魯西豎起大拇指稱讚： 「中國的穆祥雄來了半
年打敗了我們，拿了冠軍，真了不起！」

其時，中國屬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成員，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兩年裡，穆祥雄多次參
加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對抗賽、邀請賽，包攬了
一百米、二百米蛙泳冠軍，贏得了 「蛙王」的
美譽，蘇聯老大哥的媒體，以 「魔法般」三字
形容他高超的游泳技能。

大躍進年代裡，穆祥雄連放 「衛星」，三
次創造世界紀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國家體委組
織的北京、上海等七個單位優秀選手對抗賽揭
幕，穆祥雄一鳴驚人，以一分十一秒四的成績
，打破了蘇聯選手米那施金保持的世界紀錄。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全國游泳及跳
水錦標賽在北京舉行，穆祥雄再鑄輝煌，以一分十一秒三再
破世界紀錄。

當年九月十七日的第一屆全運會上，穆祥雄三破世界紀
錄，成績是一分十一秒一。

頒獎典禮上，周恩來總理親自將 「體育榮譽獎章」頒發
給穆祥雄，表彰鼓勵說： 「你為中國人爭了光，希望你再接
再厲，繼續攀登世界高峰。」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則稱讚
： 「古有楊家將，今有穆家軍」。

穆祥雄還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毛澤東握着他的手
說： 「哦，我知道你，你是游泳運動員啊，還破了世界紀錄
！」穆祥雄於一九六三年退役後，先後擔任國家游泳隊教練
、中國游泳協會副主席等職，致力於培養一代又一代泳壇新
秀。據媒體報道，七十六歲高齡的穆祥雄展望世泳賽，豪情
滿懷地說： 「年輕真好。要是能逆轉時光年輕五十歲，我肯
定會爭取到上海比賽。」

俄
語
裡
的
名
詞
有
陽
性
、
中
性
和
陰
性
之
分
。
﹁莫
斯
科
﹂
本

是
陰
性
名
詞
，
﹁Mo ck ba

﹂
本
應
譯
為
具
有
女
性
溫
柔
感
的
﹁莫
斯

科
娃
﹂
，
可
在
英
語
和
漢
語
裡
卻
都
成
了
無
性
名
詞
。
寫
莫
斯
科
的

俄
語
詩
詞
常
以
﹁a
﹂
音
押
韻
，
譯
成
中
文
就
只
能
用
﹁e
﹂
韻
，

於
是
就
可
能
出
現
﹁厄
﹂
、
﹁克
﹂
、
﹁勒
﹂
這
些
硬
邦
邦
的
字
，

而
非
﹁瑪
﹂
、
﹁佳
﹂
、
﹁雅
﹂
這
些
柔
性
字
眼
。

在
莫
斯
科
景
仰
山
紀
念
偉
大
衛
國
戰
爭
的
勝
利
廣
場
進
口
處
，

有
一
個
側
立
的
大
花
壇
，
上
面
以
綠
草
為
底
，
用
紅
花
綴
出
﹁MO
C

K
BA

﹂
，
立
時
給
人

以
溫
馨
和
親
切
感
，
若
用
英
語
﹁Mosco w

﹂
想
必
不
會
有
這
種
感
覺
。
到
莫
斯
科
一
定
要

坐
地
鐵
，
買
張
地
鐵
圖
一
看
，
發
現
大
多
數
站
名
都
像
女
人
的
名
字
，
如
阿
爾
巴
茨
卡
婭

，
斯
瑪
琳
斯
卡
婭
，
特
維
爾
斯
卡
婭
，
等
等
。
似
乎
還
有
詩
人
和
作
家
的
妻
子
出
現
，
如

普
希
金
斯
卡
婭
、
契
訶
夫
斯
卡
婭
、
馬
雅
可
夫
斯
卡
婭
。
後
來
一
琢
磨
，
我
才
想
起
俄
語

中
的
﹁車
站
﹂
是
陰
性
名
詞
，
前
面
的
定
語
也
就
要
求
是
陰
性
的
，
所
以
普
希
金
斯
卡
婭

站
就
是
普
希
金
站
，
同
樣
，
契
訶
夫
和
馬
雅
可
夫
斯
基
也
都
不
需
要
他
們
的
妻
子
來
頂
替

。
街
名
、
廣
場
名
也
是
同
樣
情
況
，
由
於
街
、
沿
岸
街
、
廣
場
在
俄
語
裡
都
是
陰
性
，
所

以
莫
斯
科
的
街
、
廣
場
也
都
﹁卡
婭
﹂
、
﹁娜
婭
﹂
的
，
如
巴
娃
爾
斯
卡
婭
街
，
克
里
姆

列
夫
斯
卡
婭
沿
岸
街
，
克
拉
斯
娜
婭
廣
場
（
即
紅
場
）
，
等
等
。

莫
斯
科
以
出
色
的
綠
化
著
稱
，
全
城
到
處
是
樹
林
和
林
中
草
地
。
有
人
甚
至
稱
讚
說

，
世
界
上
大
多
數
城
市
都
是
城
市
裡
有
樹
林
，
唯
獨
莫
斯
科
是
在
樹
林
裡
建
城
市
。
像
全

國
各
地
一
樣
，
莫
斯
科
最
多
的
樹
是
白
樺
，
秀
麗
的
樺
樹
—
—
﹁別
留
咱
﹂
就
是
陰
性
名

詞
。
俄
語
裡
的
﹁草
﹂
—
—
﹁特
拉
娃
﹂
和
﹁林
中
草
地
﹂
—
—
﹁波
莉
婭
娜
﹂
也
都
是

陰
性
。
托
爾
斯
泰
在
莫
斯
科
南
邊
圖
拉
（
陰
性
）
的
莊
園
名
叫
﹁雅
斯
娜
婭
．
波
莉
婭
娜

﹂
，
也
即
﹁明
亮
的
林
中
草
地
﹂
，
好
一
個
有
雅
趣
和
詩
意
的
女
性
名
字
！

草
地
是
蒲
公
英
的
家
園
，
據
說
，
到
了
五
月
，
莫
斯
科
的
草
地
一
片
金
黃
，
那
是
蒲

公
英
開
花
時
節
，
而
到
了
初
夏
，
蒲
公
英
的
白
色
絨
毛
漫
天
飛
舞
，
有
如
大
雪
一
般
紛
紛

揚
揚
。
我
這
次
在
聖
彼
得
堡
就
目
睹
這
一
景
象
，
起
初
還
以
為
是
這
個
高
緯
度
城
市
的

﹁六
月
雪
﹂
，
隨
後
意
識
到
，
只
有
充
分
綠
化
、
青
草
遍
地
、
具
有
陰
柔
之
美
的
地
方
，

才
會
有
這
種
﹁六
月
雪
﹂
。

有
人
或
許
會
說
，
莫
斯
科
經
歷
了
先
後
由
拿
破
侖
和
希
特
勒
發
動
的
嚴
酷
戰
爭
，
還

經
歷
了
歷
次
劇
烈
的
政
權
的
爭
奪
和
變
換
，
至
今
還
是
俄
國
的
首
都
，
它
該
有
更
多
的
與

﹁陰
性
﹂
相
悖
的
陽
氣
。
是
的
，
莫
斯
科
有
它
陽
剛
、
強
硬
甚
至
粗
獷
的
一
面
，
但
不
論

﹁戰
爭
﹂
也
好
，
﹁政
權
﹂
也
好
，
﹁首
都
﹂
也
好
，
在
俄
語
裡
都
是
陰
性
名
詞
。

在電子郵件信箱發現來
歷不明的一封，內容與我風
馬牛不相及。當然，時下的
網站，洪水般的資訊，何必
和我這般跌進人海馬上混為
一片的普通人有關？歷史的

政治的經濟的養生的幽默的八卦的，即使不石破
天驚，也是 「不讀可以，讀也無妨」的。只是，
但凡歸類為 「垃圾」的郵件，卻是無聊的廣告，
絲毫不必惋惜。唯獨這一封，我不但沒刪掉，還
常看。且看其中的要點：第一部分：來信： 「×
教授小包若收到，請給我發郵件。我們明天中午
在五兄家食 『豆昌蛋』，（十月十五日是五兄生
日）我晚上才回家。××弟」

回信： 「××弟：你寄給林教授的物品他已
收到了。時間與寄給我的一樣。做生日豆昌蛋中

還要有豬肉，還應有甜（用鳥糖才正宗）豆乾
（腐）加葱。×兄」

一來一往，都說瑣事。吸引我的，是 「豆昌
蛋」的製法。×兄無疑是專家，道出訣竅，甜豆
乾（或甜豆腐）要用鳥糖做的，須加葱。

第二部分，是一封給弟弟的信： 「過幾天兄
將順託××交你1300元。內300元為掃墓之用。
再請你為我寄一個包裹，買：

一、魷魚乾一斤
二、鱆魚乾一斤
三、麻脯一條（細條便可，捲起來，不要切

碎，好看些。如實在捲不了，可切成二段，）
四、蝦米一斤（注意不能有氨味）
五、牛（或豬）肉脯六包（不要肉鬆）
六、紫菜一斤
此款買物郵寄用費後如有餘錢，吾弟收用。

如不夠，可告知，兄另寄去。」
單純的購物單，卻教我愛不釋手。首先，從

中感到難得的紅塵暖意。當今世風，離靈性很遠
，鋪天蓋地的是物慾，雅人斥為銅臭沖天。

然而，津津有味地數鈔票，瘋狂徵逐聲色犬
馬，卻不算腳踏實地的本色人生，要麼沒有接納
平凡生活的底氣，要麼缺少把日常生活像吃橄欖
般品透的從容。

這位寫信人是善於把未必不乏味的日子安置
妥貼的達人。其次，是他豐富的生活知識。買蝦
米要先嗅嗅，不要發出氨味的。買肉脯時注意別
和肉鬆攪混。其三，是對人的寬宏。為方便郵寄
，麻脯可捲起來，但不要切，以免破壞外觀。確
實捲不了，就切為兩段。託兄弟辦事，也不能在
金錢上馬虎。從收包裹的地址知道，寫信者是退
休教授。

南朝宋孝武帝劉駿的母親路
太后惠男出身微賤，其兄路慶之
曾做過 「第一望族」（東晉開國
皇帝司馬睿語）琅邪王氏門下的
「騶人」，即馬車伕。本來，路

惠男年長色衰，早就失去宋文帝
劉義隆的寵倖，跟隨兒子劉駿出

蕃在外。沒想到宋文帝被太子劉劭謀逆殺害，劉駿舉
兵進討，最終登上皇位，結果路氏一門都跟着鹹魚翻
生飛黃騰達起來。

路太后的一個侄孫叫路瓊之，官拜黃門郎，家累
千金。這黃門郎雖然級別不算高，卻侍從皇帝傳達詔
令，還掌管着機密文件，實際地位並不低，所以路瓊
之頗有些得意忘形，很可能走在街上都不自覺地把肚
子挺得高高的。不過，他可能不懂，他頭上的官帽只
代表了朝廷權力系統對他的肯定，並不表明路家從此
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全面接納。在南朝劉宋年代，雖
然門閥政治受到很大衝擊，國家的統治權力掌控在軍
權在握的寒族手中，但士族的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卻
沒有被徹底顛覆。從社會習俗上講，士庶之間仍然如
隔鴻溝，高門大戶不與寒門庶族交往依然十分平常。
所以，路家人頗有點類似於改革開放初經商致富的人
，雖然肥得流油，卻被民眾習慣性地視為奸商而遭到

鄙視。路瓊之不明白這個道理，加上骨子裡有些小人
得志的德行，所以不但把家從 「貧民窟」裡搬出來，
在琅邪王氏所在的 「高檔小區」購了房，而且專挑曾
做過尚書右僕射（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的王
僧達做了鄰居，滿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和曾經需要仰
視才見的社會高尚人士平起平坐了。

這一天，路瓊之特意換上一身 「名牌」，駕着
「寶馬」，也沒預先遞個帖子就吆五喝六地去王家登

門拜訪。王僧達正準備打獵去，裝都換好了。路瓊之
視若不見，大搖大擺走進客廳落坐，侃侃而談。王僧
達一言不答，半晌，輕蔑地說： 「身昔門下騶人路慶
之者，是君何親？」路瓊之聞聽此言，頓時羞慚得無
地自容，頹然告辭。王僧達又叫過人來，將路瓊之剛
剛坐過的 「床」（古代供人坐臥之具）一把火燒掉。
路瓊之灰頭灰臉地回去告訴路太后。

路太后聞聽大怒，哭着對劉駿說： 「我尚在而人
陵之，我死後乞食矣。」意思是我還活着，人家就欺
負到頭上來了，我死了路家人還不得去當叫花子去？
言下之意，皇兒你得給老娘做主，修理修理這個目中
無人的傢伙！沒想到劉駿卻說： 「瓊之年少，無事詣
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
罪乎？」（事見《南史．卷二十一》）當然，劉駿說
路瓊之自取其辱是活該，並不代表他對士族高門的傲

慢與偏見無動於衷，只是世風如此，他不好就此大做
文章而已。實際上，作為一國之君，他深深感受到士
族高門在經濟、朝政、文化等方面對皇權和皇威的全
面掣肘。

因此，他想方設法削弱士族的勢力和影響力。比
如對王僧達，他就一再降其官職，直到最後以謀反為
名將其賜死。而對於更多出身門閥大族的朝臣，他採
取的則是另一種怪異的方式。史稱 「上好狎侮群臣，
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譬如，他動不動就給
那些出身門閥的大臣起諢名，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
謨為 「老傖」（即 「老無賴」），僕射劉秀之為老慳
（即 「吝嗇鬼」），顏師伯為齴（即 「大暴牙」）。

再譬如，他常常故意讓大臣當眾丟醜。黃門侍郎
宗靈秀是個大胖子，行動不便，劉駿偏偏 「每至集會
，多所賜與」，逼得他一再匍匐拜謝，引人發笑。後
來，劉駿還染上了賭博之癮，地方大員每每來朝，他
都要和他們一決高下，直到大員們輸得精光才所
作罷。

孔子曾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
和衷共濟、齊心協力，才能有國泰民安，繁榮昌盛。
反過來，當最高統治者面對客觀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
盾非但不能苦心孤詣、想方設法加以調和，反而逞強
好勝、為所欲為以致激化矛盾的時候，那麼這個政權
的正義性、穩定性就必然會產生搖動。從這個意義上
講，劉駿在位十年，不僅沒能調和社會矛盾，接續宋
文帝的 「元嘉之治」，反而將自己擺在與士族門閥、
朝中大臣的對立面，使得社會矛盾更加深化，等於將
劉宋王朝向着覆滅的深淵實實在在地猛推了一把。因
此，在他死後，劉宋王朝雖然繼續存活了十五年，不
過已是苟延殘喘而已。

﹁麥
隨
風
裡
熟
，
梅
逐
雨
中
黃
﹂
。
炎
炎
盛
夏
，
廣
袤
的
遼
河
平

原
風
景
秀
麗
，
處
處
生
機
盎
然
。
這
時
節
，
家
家
都
要
忙
裡
偷
閒
，
熬

製
一
些
﹁魚
凍
﹂
，
供
家
人
消
暑
食
用
。

三
伏
天
吃
﹁魚
凍
﹂
是
遼
河
平
原
農
家
院
中
的
一
種
傳
統
習
俗
。

炎
炎
盛
夏
，
農
家
院
中
的
大
人
孩
子
常
常
因
暑
氣
所
擾
而
出
現
﹁苦
夏

﹂
症
狀
：
周
身
乏
力
、
睏
倦
、
不
思
飲
食
。
為
確
保
家
人
安
全
度
夏
，

勤
勞
的
主
婦
們
就
開
始
動
手
熬
製
﹁魚
凍
﹂
—
—
﹁魚
凍
﹂
健
身
開
胃

，
清
涼
敗
火
，
消
暑
祛
熱
，
又
兼
有
養
顏
美
容
等
作
用
，
可
謂
一
食
多

功
。
夏
季
到
來
，
平
原
之
上
麥
浪
翻
滾
。

收
完
麥
子
，
種
完
下
茬
，
農
家
院
便
迎
來
了
一
個
相
對
清
閒
的
時

段
—
—
﹁掛
鋤
﹂
，
掛
上
鋤
刀
，
便
意
謂
着
﹁刀
槍
入
庫
，
馬
放
南
山

﹂
，
開
始
休
養
生
息
了
。
趁
着
清
閒
，
大
人
帶
着
放
暑
假
的
孩
子
，
拿

出
各
種
各
樣
的
漁
具
，
奔
向
村
裡
村
外
的
溝
溝
汊
汊
。

遼
河
平
原
上
水
網
密
布
，
水
族
興
旺
。

雖
說
魚
的
種
類
繁
多
，
但
可
以
用
來
熬
製
﹁魚
凍

﹂
的
最
佳
原
料
卻
只
有
鯽
魚
、
鯉
魚
兩
種
。
挑
出
個
大

的
鮮
活
鯽
魚
和
鯉
魚
，
放
在
清
水
裡
養
上
一
夜
，
讓
牠

們
去
除
體
表
的
水
腥
味
和
體
內
的
雜
物
。
宰
殺
後
，
魚

頭
、
魚
身
及
內
臟
投
諸
大
鍋
，
用
猛
火
燉
；
單
單
留
下

魚
鱗
和
魚
皮
來
熬
製
﹁魚
凍
﹂
。

把
魚
鱗
和
魚
皮
洗
淨
，
放
在
砂
鍋
內
，
添
水
，
加

入
薑
、
蒜
、
豆
蔻
、
薄
荷
等
調
料
和
香
料
，
然
後
用
文

火
慢
熬
。
熬
上
個
把
小
時
，
熬
至
魚
鱗
片
成
殘
漬
狀
、

魚
皮
幾
乎
融
化
之
，
湯
色
呈
乳
白

之
時
，
熄
火
，
起
鍋
，
將
稠
湯
濾

出
，
滴
上
幾
滴
香
油
，
倒
進
容
器

內
，
然
後
冷
卻
。
冷
卻
後
便
是

﹁魚
凍
﹂
了
。
過
去
農
家
院
冷
卻

﹁魚
凍
﹂
多
採
用
水
井
冰
鎮
法
，

即
將
盛
湯
的
容
器
用
繩
子
順
進
村

口
的
深
井
中
，
﹁鎮
﹂
上
一
個
時

辰
；
現
在
方
便
多
了
，
只
需
把
盛
湯
的
容
器
放
進
冰
箱

內
，
半
個
小
時
即
可
。
做
好
的
﹁魚
凍
﹂
切
塊
、
拉
片

、
用
勺
舀
吃
，
皆
可
。

吃
時
，
若
是
再
加
些
蒜
醬
、
花
生
醬
、
芝
麻
醬
，

或
撒
些
﹁芝
麻
鹽
﹂
、
芥
末
和
醬
油
，
則
更
美
了
。

﹁魚
凍
﹂
呈
象
牙
白
色
，
晶
瑩
剔
透
、
通
體
明
亮
，
切

好
後
碼
到
盤
中
，
顫
顫
微
微
，
如
玉
山
將
傾
，
水
晶
倒

懸
，
看
着
可
人
，
吃
着
饞
人
—
—
﹁魚
凍
﹂
色
香
味
俱

全
，
吃
到
嘴
裡
，
鮮
香
滿
口
，
爽
滑
不
膩
，
在
舌
尖
上

滑
來
盪
去
，
猶
如
遊
山
玩
水
一
般
閒
適
，
味
道
鮮
美
，

絕
無
丁
點
魚
腥
之
味
。
趁
着
﹁魚
凍
﹂
在
唇
齒
間
尚
未

融
化
之
際
，
嚥
下
肚
去
，
五
臟
六
腑
頓
時
爽
意
萌
生
，

清
涼
之
氣
自
丹
田
處
由
下
而
上
、
由
內
而
外
，
慢
慢
地
泛
湧
上
來
，
在
炎

熱
的
夏
天
裡
，
這
種
感
受
或
曰
感
覺
實
在
是
讓
人
舒
服
之
極
，
愜
意
非
常

！
魚
鱗
中
含
有
豐
富
的
蛋
白
質
、
脂
肪
、
多
種
維
生
素
，
具
有
預
防
動
脈

硬
化
、
高
血
壓
及
心
臟
病
等
功
效
；
魚
皮
含
有
豐
富
的
蛋
白
質
和
多
種
微

量
元
素
，
可
以
養
顏
護
膚
和
抗
癌
。

正
是
因
為
這
些
，
從
古
至
今
，
大
平
原
上
的
農
人
們
才
世
世
代
代
在

夏
中
時
節
，
將
﹁魚
凍
﹂
擺
上
餐
桌
，
飽
以
腸
胃
，
也
使
得
越
來
越
多
的

現
代
人
開
始
迷
戀
上
了
風
味
獨
特
的
﹁魚
凍
﹂
，
把
它
們
推
上
高
級
酒
店

的
餐
桌
，
且
美
其
名
：
﹁水
晶
芙
蓉
膏
﹂
！

《
論
語
》
云
：
﹁食
不
厭
精
，
膾
不
厭
細
﹂
。

美
好
的
生
活
如
同
熬
製
﹁魚
凍
﹂
一
樣
，
需
要
精
雕
細
做
、
長
咂
細

品
，
越
是
細
做
、
越
是
細
品
，
就
越
覺
得
生
活
是
如
此
的
多
滋
多
味
、
絢

麗
繽
紛
、
讓
人
留
戀
—
—
這
，
也
許
就
是
﹁魚
凍
﹂
賜
予
大
平
原
子
民
的

一
點
生
活
啟
迪
吧
！

夏日雨後 霍無非

﹁陰
性
﹂
莫
斯
科

陳

安

自
己
的
園
地

段
懷
清

王僧達「燒床」 盧荻秋

有
趣
電
郵

劉
荒
田

夏吃魚凍 錢國宏

三
破
世
界
紀
錄
的
﹁蛙
王
﹂穆
祥
雄

陸
茂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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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湍
流
繞
青
山

（
攝
影
）
陽
芳
菲


